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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镇情事（小说）

□倪正平

在常乐，张謇纪念馆（三首）

□萧萧

秋光中遐思
□宋一枫

同行是冤家（小说）

□ 张春风

线索（组诗）

□汪益民

三、林鹏的底牌

自打有了这次猝不及防的遭遇，
梅根田成了较早与外乡男建立热络
关系的梅花镇原住民，一个新来乍
到，人生地不熟；一个身体缺陷导致
自信丧失，都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两
人似乎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这天，林鹏又来找根田闲聊，聊
着聊着突然问起这镇上可有做输赢
的打牌地方。根田抬头看了林鹏好
一会，看得林鹏有点不自然地欠欠
身：“没事闲得慌。”

根田哈哈一笑：“紧张个啥，我也
喜欢。改天领你去一场所，什么样的
玩法都有，还有上等好茶伺候，保你
玩得过瘾。”

果然，没过几天，根田请前来送
水的梅阿三给林鹏传话，要他晚饭后
去剃头店找他。

林鹏如约而至。待根田处理完
店里的事，便领着林鹏沿街面向西走
出一百来米，然后穿过狭窄的小弄
堂，向南来到一处僻静的小院，再往
里走进一间宽敞的大屋。屋里早已
聚集了十来个人，一桌麻将已乒乒乓
乓摆起了龙门阵。

与几个常玩的牌友打过招呼，根
田便把林鹏介绍给大家。林鹏开门
见山：“复杂的玩法恐有地域差别，选
个简单又刺激的，五只头梭哈，玩法
全国统一，人多些也可以。”当即有四
人响应。根田嫌没技术含量，没表
态，结果给一牌友硬拉上了桌。

六人凑了十块铜板交了头钱，要
来两盏美孚油灯、一副扑克，摆开了
阵势。

没过几轮，根田便觉察到此次牌
局的不同寻常。他观察外乡人，玩牌
的眼神、手法透出一股沉稳又狠辣的
劲。借着灯罩里跳动的火光，他发现
林鹏左手无名指短了一截。

大概过去十轮样子，桌上胜负已
分，林鹏面前的大洋、铜板堆起了小
山，其他几位或是所剩无几，或已掏
了几次袋兜添赌本。

又是一局相似的结果，当林鹏翻

开底牌喜滋滋地伸手要把“河”里的
赌注全部扒拉到自己面前时，根田猛
然站起，一把抓住林鹏左手的衣袖。
林鹏脸色大变，用力想要抽回，无奈
被根田死死捏住。随着一声惊呼，三
只大牌从外乡人的衣袖口掉落下来。

“好小子，你出老千！”
“卑鄙小人！拿刀来，砍下他的

手指！”
……
愤怒的咒骂声中，林鹏把头埋在

臂弯里不敢抬起。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这外乡

人赌品下作，按规矩必须砍去一指。
但你们看，这混蛋已短一截了，再砍
恐真要废了。我看这样，他赢的钱如
数归还，带来的赌本全部交出，另外，
以后永远禁止他再踏足这里！”根田
举着手高声喊道。他想控制住局面，
不让事闹到不可收拾。

此时再看林鹏，原本高大的身躯
已缩成一团，筛糠似的颤抖着。五人
各自把自己的赌资要回，又一拥而上，
从林鹏的袋兜里翻出十六块银元来。

看着林鹏丧家犬似的逃出屋子，
根田叹了口气：“各位抱歉了，我把他
介绍到这里来的，也要受罚。他的赌
本我不要分了，另出一块大洋，作为
今晚所有桌子的头钱。对不住大家
了！”

从屋里出来，根田抽了自己一个
耳光：作什么孽，交这样的人。

深夜的梅花镇不见一处灯光，借
着微弱的月色，他垂头丧气地朝自己
的剃头店走去。快走到三官堂河上
的梅花桥桥头时，影影绰绰看见一个
人影蹲在桥底的石阶上。见有人走
来，那黑影迅速朝桥顶移去，紧接着
一只脚跨出了栏杆。根田叫声不好，
追上去一把揪住那黑影的衣摆，猛一
拉，黑影跌坐在桥面上。

“谁？”根田厉声喝问。
“是我。根田师傅。”有气无力的

声音从黑影里飘出来，很低，然在寂
静的深夜，根田还是听得真切。

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寻死作活干吗，不就罚一点钱
嘛，献丑了脸挂不住了！”根田看那外
乡人的脸比月光还惨白。

“我脸没那么薄，真是没法子活
了，那些银元是我全部家当。”

“有手有脚还能饿死？！”根田投
去鄙视的目光。

“事已至此，我也不瞒你了，根田
师傅，我是个职业赌徒，靠学了一点
花手心跑江湖骗点钱养活父女俩，其
他真是一无所长。”林鹏竟嘤嘤哭了
起来。

“赌徒不算高尚，但也得讲信用，
用骗术赢钱最遭人恨。也罢，也罢，
我先借你几块银元，把日子过下去。”
不知是看外乡人可怜，动了恻隐之
心；还是觉得自己把他带过去的，也
有责任，根田鬼使神差地从兜里掏出
六块银元来，放到林鹏手里，转身离
开了。

根田从剃头店里屋的床上醒来
已是日上三竿，他一摸脑袋，猛然记
起了昨晚发生的事，不由暗暗叫苦：
坏事了，昨夜乌漆麻黑的，借给外乡
人的六块大洋没人见证，也没写个借
条啥的，他要不认账断无要回之理。

整整一个礼拜，根田没见着这外
乡人，也未听别人说起在哪见过他，
就像这人根本没来过一般。

这天，再也控制不住懊恼与愤怒
的梅根田扯开嗓子喊了声：“阿三，来
壶热水。”

没多久，只听见“得得得得”的脚
步声由远而近，拎着大铜壶的梅阿三
一头闯进屋来。

“水来了，壶呢？”
“我自己来。阿三，这几日可曾

见着对门的林鹏？”
“有日子没见着了，这几天没见

他开过门。”
“不会搬走了吧？”
“说不准。不过为啥呢？他可是

交了半年房租的。”
“这——”根田话到嘴边又缩了

回去。
根田准备自认倒霉。林鹏若是

离开了，他要把账烂到肚子里。

第二下午，根田做了五个人头，
眼看日头落山，便装起排门板准备打
烊。装到最后一块时，一个脑袋从将
要合拢的门缝处挤进来。根田定睛一
看，正是许久没露面的外乡人林鹏。

“根田师傅，还没吃饭吧，请你去
吃个小酒，顺带商量个事。”

“这里说不好吗？”根田没给他好
脸色。

“我知道欠你的，赏个脸给个机
会。”

俩人来到西市梢桂花村酒馆，林
鹏挑了张靠角落的桌子，烫上一壶米
酒，要了一盘花生、二斤猪头肉。他
替根田和自己各斟了一碗酒，拿起碗
和根田的碗碰了下，自顾自喝下半
碗，用手背抹了下嘴：“根田师傅，想
和你做个交易。”

根田端起碗小酌一口，用筷子夹
了粒花生：“我们还有交易做吗？”语
气里带了几分警惕。

“我想用我家姑娘换你这六块银
元。”林鹏说时眼是望着别处的。

根田疑惑地望着林鹏，半天没回
过神来。许久，他放下筷子苦笑一
下：“何必呢。”

“根田师傅，小女年方十九，长得
不算丑；识字不多，不过脑子没问
题。你要是不嫌弃就娶过去，借你的
六块银元就算彩礼了。”林鹏把碗里
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根田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努
力立住上身，不使自己歪倒。

“我是没娘子，可乘人之危的事
不做，和你家姑娘太不般配，这交易
断无可能！”

“根田师傅，我们父女在外闯荡
多时，现在是要钱没钱，要手艺没手
艺，本想借这宝地待上一年半载……
现在是留下无法养家，要走没有盘
缠。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这交易是我
提出来的。不只欠了你钱，观察下
来，小女嫁到你那里我最放心”

做出决定是三天以后的事了。
千思万量后，梅根田得出个结论：想
要回这六块银元很难了，与其坐等损
失，不如顺势交易，应下这桩婚事。

幸福城堡
幸福城堡并非无迹可寻
不知从何时起，我爱上了
熙攘人间，你这一条
细致入微的线索

吉它
丝弦平庸，材质无奇
经你怀抱与抚摸
破木吉它
而有绿绮焦尾之音

狡计
契机，正在孕育
漫长，只是一个计

我们很晚才在掘港镇遇见
以便讨论——
哪些寻找，没有必要
哪些错过，十分可惜

两个人的长征
爱情就是上帝在亚当夏娃

身上
各自安放着
最高海拔的一座山峰
两个人向着对方奔赴

不停攀登，挥汗如雨
明明很近了，却还是山外

有山

肌肤，一个错觉
只能算作
他们之间小小驿站

开始只是爱你
开始只是爱你
爱，让我得以存在

为什么是我爱上你
我思考自己，在意我
我爱我，爱我们

我省察街道、乡村、桥梁
它们背后的时间与历史
关山之外复关山
甜蜜，被花式糖纸包裹

我不得不思索
将我们置身其中的万物

大海涌潮 长河落日
无限的远方，无数的人流
源源进入我好奇的眼帘

整个世界
皆成我的版图

剩下的时光
我已经献上南黄海海岸线
它偏僻逶迤，草木繁茂
我还会献上余生

它歪歪斜斜，偏安于西山
夕照

而所有这些尚属不够
我还要去向遥远天空
换一处山川大地

我要换一处岭上白云，一
匹悠悠奔马

替代眼前
老去的街道、色彩缤纷的

草木

这些沉入如泰运河的落日
古老的渡口，寂静辽阔的

麦田
以及附着其上的渔歌、小

调、花鼓

都远不够我
作为喜欢你的花销

可靠的东西
遍寻可靠之物
唯追寻牢不可破

追寻导致了文字
和隔着人群的你我

追寻之中放置了时间
甚至历史

大地和湖泊拉开了距离

山重水复
爱情行将松散

追寻导致了——
你我越爱越紧

有些词语
很多词语，有人已在不同

场合
多次提及

因为我们眼神空洞，毫不
在意

这个人只好选择放弃
默默回到上帝身边

还好，我们还仅剩一点聪明：
总觉得在什么地方错过了

什么

寻找的痛苦
让人群在渡口相遇，在夕

阳下重逢
盼望着再次遇到那个模糊

面庞

如果运气还在
天使会再次现身
为沧桑者带来神谕

版图
一个谦谦君子梦想的版图
一个“父实业、母教育”的

版图
一个开拓创新，筚路蓝缕

的版图
一个让日月为之灿耀的版图

在张謇纪念馆
面对他创办的实业一览表
那长长的一串名号，仿佛

浩大的风声
吹拂我的心灵
仿佛历史，摊在辉煌的那

一页
不再舍得合上

我还看见，謇公炯炯的眼神
穿过常乐的碧空
落在一幅田园秀美的画轴中
成了欣慰万状的落款

张謇的鸭绒被
我被一条鸭绒被吸引
被张謇的奇思妙想所折服
哦，原来
鸭绒被，有如此优雅的来历
它和君子有着相同的体温

鸭绒被的诞生
不过是张謇生涯中
无数开拓事业的小意思
但它的柔软，保暖，仿佛那

个时代

让人倍感珍惜的灼照

走出展厅，小小的院落
铺满光阴的安宁
人世的美好，与一条鸭绒

被的温爱
达成了无言的默契

箴言
“天之生人也
与草木无异
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
与草木同生
即不与草木同腐”

这句话，刻在墙上
更刻在每个来访者心里
张謇的一生，在这座不大

的园子内
坐落为一尊比状元树
更高大的丰碑

实业救国的梦想
像一只飞过纪念馆上空的

鸟儿
清脆的嗓音，将人世间烦

杂之喧
顷刻涤荡

风来，草木摇曳
而它们体内翠色的一盏灯
仿佛那个不腐的人
不息的眸光

刘力是个出租车司机，每天早起
晚归，养家糊口挺不容易的。不过，
这年头出租车生意不好做，因为，总
有黑车司机抢着分一杯羹。说起来，
两者各有优势。

出租车司机有公司做后盾，比较
正规，但价格贵；黑车司机则神出鬼
没，少了份子钱，费用少，所以价格相
对便宜。

这天傍晚，天色越来越暗，刘力
在马路边等待客人。这几天，也不知
道为什么，生意特别差，一天下来，除
去份子钱，刘力只能挣100多块钱，
真是越开越没劲了。

这时候，一个男子拎着大包小包
凑了上来，操着外地口音问：“师傅，
去海鸥船厂多少钱？”

刘力一听，心中暗喜：这是一笔
大买卖啊，更何况，外地人不知道行
情！想罢，刘力干咳了一声，从车窗
探出脑袋，说：“海鸥船厂啊，那可远
着呢！这个时间你也只能包车了，一
口价，80元去不去？”

男子有些犹豫：“80元，是不是太
贵了？便宜点行不？”可是，刘力稳如
泰山，咬住这个价不放：“又不是大白
天，80元，你爱去不去！”说完，神情自
若地在车里抽起了烟。男子摇了摇
头，退到了马路边，放下行李，眼睛不
停地朝四处张望。

不一会儿，一辆黑色普桑停在了
路边，司机戴着黑框眼镜，从车里探
出脑袋问男子：“大哥，去哪儿？”男子
赶紧说：“去海鸥船厂，多少钱？”眼镜
说：“50元，去不去？”

话音未落，刘力立马下车冲了过
来，朝眼镜吼道：“你什么意思？跟我
抢生意啊？告诉你，我忍你很久了！
车尾号053是不是？信不信我举报
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眼镜一时语塞：“我……我不知
道你俩怎么交涉，没抢你生意啊！”刘
力指了指眼镜，对男子说：“你懂不懂
啊？这是黑车，没有安全保障，没准
他刚从监狱放出来，半路又把你给打
劫了，看你还敢不敢坐？”男子吓了一
跳，立马上了刘力的出租车，说：“80
就80，赶紧走吧！”后视镜中，刘力看
见眼镜落寞的身影，胜利地笑了。

眨眼，半年过去了。由于长期开
出租车，刘力的腰椎盘突出严重，那
一阵，他疼得嗷嗷叫，只能躺在床
上。不巧的是，出租车合同到期，权
衡之下，刘力没有跟公司续约，继续
在家养病。

休养了两三个月，刘力的腰才渐
渐好转。刘力就会开车这门技术，上
有老下有小的，闲着也不是个事啊！
没办法，刘力只好买了一辆二手车，
干起了黑车的勾当。

开了黑车，刘力才知道生活有多
难。平日里，他不仅要提防交警，还
要看出租车司机的脸色，不能跟他们
抢生意，一旦惹他们不高兴，立马一
个电话打给交警，让你吃不了兜着
走，真是夹缝中求生存啊！

就这样，刘力小心翼翼地开了几
天黑车。那天傍晚，刘力肚子早就饿
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出租车司机
大多下班了，刘力等在马路边，想着
再做一单生意就回家。

5分钟后，一个卷发女子凑了上
来，满怀期待地问：“师傅，去嘎子村
多少钱？”见生意上门，刘力非常高
兴，赶紧说：“50元，去不去？”卷发女
子扁了扁嘴：“那么贵？我不去！”

刘力立刻下车，讨好地说：“大
姐，50元真不贵的！实话跟你说，除
去油钱，我就挣个十来块，黑灯瞎火
的，你也找不到其他车子！放心，我

以前开过出租，人品绝对没问题！”
卷发女子狐疑地问：“什么，你以

前开过出租车？那现在干吗开黑车
呀？是不是因为人品有问题，被开除
了？”

刘力耐着性子，不停地解释：“怎
么会呢？大姐，你看我像这样的人
吗？”卷发女子往后退了几步，摇摇头
说：“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呀，我
还是小心为妙！”

刘力很想做成这笔生意，凑上
前，不停地跟卷发女子解释，期待她
能回心转意。

真是不巧，这时，一辆出租车开
了过来，停在了边上。很快，司机从
窗口探出了头，问卷发女子：“大姐，
去哪儿啊？”刘力抬头一看，立马傻眼
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上次那个眼
镜，真是冤家路窄，看情形，他已经改
开出租车了。

卷发女子一见眼镜，仿佛看到了
救星，立马跑了上去，问：“师傅，去嘎
子村多少钱？”眼镜看了看卷发女子，
又看了看刘力，默不吭声。刘力见
状，转身上了车。

卷发女子显得很着急，追问道：
“师傅，你倒是说话呀？去嘎子村多
少钱？”眼镜抬头看了看天，此时，天
上繁星点点，已经很晚了。眼镜想了
想说：“一口价100元，去不去？”

这个价格完全超出卷发女子的
意料，她大声吼道：“100元？这也太
黑了吧！你知道么？刚才那个司机
才要50元，如果他不是开黑车的，我
早就坐他的车走了！不过，我还是想
坐出租车，安全一点嘛，能不能便宜
点？”

眼镜笑了：“大姐，你要明白，凡
事没有绝对。黑车司机不一定都是
坏人，相反，出租车司机也不一定都

是好人，你还真信啊？”
卷发女子想了想说：“也对呀！

现在是法治社会，到处都有监控，哪
有这么多坏人？得，我还是坐50元的
黑车走，你的车太贵，我都能坐两回
呢！”说完，匆匆上了刘力的车。

眼镜笑了笑，开车走了。
刘力挺纳闷，为什么眼镜要价

100元？就算是出租车，这段路程最
高也不会超过60元。这个眼镜，明显
是在出高价吓退卷发女子，逼她坐自
己的车子啊，他干吗要这样做？

三天后的中午，刘力匆匆停了
车，跑去马路边的一家快餐店吃饭。
点完菜，刘力端着餐盘刚坐下，就看
见旁边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眼镜。此
时，眼镜也看见了刘力，朝他笑了笑，
继续低头快速地扒饭。

刘力看了看，眼镜的用餐标准
和自己差不多：一块薄薄的五花
肉，三个少得可怜的素菜，外加一
个免费汤。

是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不
管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黑车司机，其
实都一样。他们没有身份的差别，都
是家里的顶梁柱，都在养家糊口，都
过得不容易……

刘力似乎明白了，那天，眼镜为
什么要把乘客让给自己，那是因为，
眼镜曾经也开过黑车，知道黑车司机
究竟有多苦。

想到这里，刘力突然鼻子一酸，
轻声地问：“兄弟，今天生意怎么样
啊？”眼镜有点意外，抬起头说：“还
行！你呢？”刘力应道：“我也还行！”
说完，两人都笑了。

10分钟后，一辆黑车和一辆出
租车同时发动，不约而同地，它们
朝对方摁了一下喇叭，然后，慢慢
驶向远方。

母爱 冒小平摄


